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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会

可
靠
的
心
地

—
——
黄
永
玉
与
冷
冰
川
的
约
见

俞
晓
群

前些天一个早上 ， 冷冰川发来语音

私信， 声调中充满喜悦与欣慰： “晓群，
真感谢你的连线 。 昨天下午我去拜见黄

永 玉 先 生 ， 谈 得 高 兴 。 先 生 九 十 五 岁 ，
头脑清楚， 状态好得不得了。”

冰川还发来几段视频 ， 见到黄先生

对他说 ： “这几天 ， 我一直在读你的书

和画。 昨晚知道你今天会来， 心情很好，
没打草稿， 写了一首诗。” 黄先生站在那

里 ， 慢 慢 打 开 一 卷 宣 纸 ， 他 声 音 清 朗 ，
读道：

“《读冰川画———你的劳作简直像宋

朝人 》： 你的画 ， 是五寸厚的大辞典 ， ／
每一页， ／ 每一行， ／ 每一颗字粒， ／ 都标

识着一个 ／ 可靠的心地： ／ 母亲的细心， ／
父亲严厉， ／ 情人的甜蜜。 ／ 你的笔墨像 ／
轻松放牧蚂蚁那么多的羊群， ／ 让它们在

草原随心漫步。 ／ 你为那些紊乱不堪的杂

木荒草梳理发髻 ／ 让她们从野丫头变成闺

秀。 ／ 你让每粒砂石， 每片树叶， 每根野

草， 都显出教养的仪态。 ／ 你把绝望变希

望 ， 让流浪的星星都有了归宿之处 ， 风

暴变星月满天。 ／ 你是个快乐的屈原徘徊

在温泉 的 汩 罗 江 上 ， ／ 你 的 开 垦 ／ 不 再 让

人们怀疑艺术的市侩和浅薄。 ／ 黄永玉戊

戌年春 ／ 即兴于北京东郊 太 阳 城 ／ 时 年 九

十五岁。”
“你的劳作简直像宋朝人！” ———让

我 想 起 好 多 年 前 ， 冰 川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，
谈到艺术创新 ， 他说 ： “中国绘画的高

峰在宋代 ， 宋人对艺术很虔诚 ， 他们往

往在纸或绢上反复渲染 。 我遵循古老的

方法 ， 试图在布上反复渲染 ， 用中国笔

墨 ， 还 是 点 线 面 ， 和 墨 刻 没 什 么 区 别 。
观众看到堆积的 ， 不过是画很多遍的笔

墨。” 黄先生一语中的， 可见二位心灵相

通， 难怪他如此感动。
在接下去的视频中 ， 我看到两位艺

术家开始评论画家的水平和技法 。 黄先

生说张正宇的画好 ， 曾亲见他作画 ， 全

部功夫 ， 都落在一个 “慢 ” 字上 ； 叶浅

予画 “淡墨 ” 为何不氤 ？ 黄先生曾当面

请 教 ， 叶 先 生 说 要 “加 胶 ” ， 只 是 两 个

字 ， 便点破了一种技法的奥妙 。 谈到学

习绘画的启蒙方式和原动力 ， 自学与学

院教育各有优劣 ， 但黄先生说 ， “要读

书” 三个字， 才是最重要的前题。
黄先生对冰川艺术的喜爱溢于言表，

冰 川 说 ， 可 能 是 他 们 走 着 类 似 的 道 路 ，

未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， 都是野蛮生长；
都是靠辛劳、 靠悟性， 达到自我觉醒的境

界； 在技法上， 提笔落笔， 都不打草稿，
随性而为， 想好了一挥而就， 而且绝不会

失败， 不会出错； 即使有错， 也会在画面

上演化出新的路境。
我顺着黄、 冷二位艺术家的思路推演

下去， 想到黄先生说他一生中， 壮年之前

的创作时光都用在木刻上； 再想到冰川曾

说， 他最初的创作灵感是脱胎于版画。 是

啊， 在冷冰川墨刻的突破与创意中， 我开

始理解黄先生欣喜的缘由。 此时， 精神的

传承， 就凝聚在某一个艺术的节点上。
我翻看他们二人的 画 ， 在 我 的 脑 海

中， 映射着黄先生笔下那只猫头鹰、 那只

红色的小猴票、 那只湘泉的酒瓶， 尤其是

那个竖在田野上， 令人感伤的稻草人； 映

射着冷先生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黑白 意

境， 花木与女体之美， 让你对画面上纯黑

的底色， 永远充满着五色的幻想。 此时，
天赋的意义， 再一次得到真实的印证。

我站在令人震撼的黄先生 《山鬼》 面

前， 被那美妙的表达所吸引， 脆弱的心灵

在微微战栗， 但我依然会沉入黄先生三四

年间的思考之中， 静观一位艺术大师， 对

那一缕亦幻亦真 、 非花非雾的魅影的 捕

捉； 我看到冰川锋利的刀尖， 在我眼前缤

纷划过， 但我依然会追寻着他刀光下的留

痕， 体会那样一位彪形大汉， 苦苦劳作三

十年， 留下一百余幅惊世画作的神奇。 辛

劳的汗水， 自然结出丰盛的果实。
其实上面的故事， 还有一段前奏需要

交代。
在此前一天晚上， 朋友带来口信， 说

黄永玉先生一直忙着写 《无愁河的浪荡汉

子》， 在 《收获》 上双月一期连载。 这几

天黄先生刚交一期稿子， 空闲几天， 希望

能与我见面， 谈一谈出版的事情。 听到黄

先生约见， 实在难得。 我遵时来到黄家，
赞叹他身体好， 头脑清楚， 还在写那么好

看的文学作品。 他说可惜动笔太晚， 此生

怕写不完， 但对早年的记忆还那样清晰，
让他感到心痛。

我奉上三本海豚出版社的书， 也是精

挑细选， 一本本送到黄先生手上。 第一本

是仿真版 《鲁拜集》， 他赞扬我们制作之

精， 还谈几句郭沫若的译文。 我随口说石

刻版， 黄先生纠正说是石版画， 图案美极

了 。 第二本是韦力 《上书房行走 》 羊 皮

版， 黄先生先说书名起得好， 接着他说自

己最敬重藏书家， 他们的故事往往让人感

伤。 他在几十年前曾收藏许多好书， 如陈

老莲的画， 后来均丢失。 这让我想起黄先

生一篇文章 ， 说五十年代末 ， 他才三 十

岁， 立志画 《水浒》 人物， 黄裳送给他十

几张陈老莲原版 《水浒》 叶子。
第三本是 《冷冰川墨刻》， 就是黄先

生诗中说的那本 “五寸厚的大辞典”。 我

介绍说此书为编年体， 近乎 “冷冰川墨刻

全集”， 两年中得到很多大奖。 此时我发

现， 黄先生兴奋起来， 他不断翻看， 口中

说着许多赞美的话： “我喜欢冷冰川的作

品， 他是真功夫， 画得美极了……”
此后我们谈书稿的计划， 又在一起吃

饭 ， 说一些闲话 。 黄先生说 ， 《永玉 六

记 》 可 以 出 一 个 增 补 本 ， 叫 《永 玉 十

记》， 补几个章目进去； 今年春节有客人

来看我， 谈到 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 时，
客人问 ： “有些历史阶段 ， 你会怎么 写

呢 ？” 我说 ： “写出来你就会知道 。” 黄

先 生 讲 人 生 智 慧 ， 许 多 观 点 与 众 不 同 。
我们聊的时间不短 ， 一直到夜幕落 入浓

重的雾霾之中。
没 想 到 第 二 天 一 早 ， 我 收 到 私 信 ：

“俞先生早， 黄先生想见冷冰川， 您能联

系么？”
于是， 才有上面的故事。

西瓜虫的春天
沈轶伦

教师来， 是为学生准备 。 教师销

假 备 课 ， 新 学 期 就 开 始 了 。 学 生 来 ，
是为花朵准备。 学生返校登记， 春天

就进入了校园。
一整个校园里， 最先开的是白玉

兰。 前一天， 毛茸茸的顶芽端坐枝头，
像警觉的小动物。 第二天， 皮毛劈开，
露出花被片， 似白色柞绸。 温润香气

荡漾下， 山茶也跟着开了， 硕大花盘

红艳艳， 衬着油绿叶子， 有种中式的

喜气。
我的祖母退休， 带回印有厂名的

搪瓷饭碗、 茶杯和毛巾， 还有胸佩的

大红花。 那花就像这茶花， 下面还挂

着布条子， 烫着金字： 光荣退休 。 厂

里的干部敲锣打鼓把祖母送回家 ， 周

边邻居都说， 大厂好。
我扯着胸花玩， 直到扎花的铅丝

松动， 直到花瓣散开， 原来是一卷上

浆的绢布， 沾了水， 会洇色。 我也把

真茶花捡回来， 把花瓣一片片摊平夹

进书本。 过了几天去看， 红色变成粉

色， 再过一段时间去看， 粉色变成褐

色 ， 像 陈 旧 的 血 迹 。 我 就 不 喜 欢 了 ，
把它们剔出来。 但有时忘了扔， 隔年

翻书时看见， 那花瓣早就和书页粘合

在 一 起 ， 变 脆 了 ， 变 得 透 明 。 一 吹 ，
如糯米纸一样， 扑簌簌掉落。

山茶开了后， 就轮到迎春和结香。
前者开成了一片小型的金色瀑布 ， 后

者则把串串黄灯笼高挂枝头。 学生们

跑步， 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， 每次经

过那几棵结香， 都要捂住鼻子。 结香

的香气过于汹涌， 叫人吃不消。 只有

学校里的皮大王才似闻不到， 一直去

花坛偷偷挖着什么。
老师捉住皮大王问 ： “为什么逃

课去花坛？” 皮大王不肯说。 但同犯不

禁恐吓， 已经招了： “我们去种花。”
老师问： “种什么呢？”
同犯坦白从宽： “我们 ， 把话梅

核种下去， 秋天， 可以结出许多话梅

来吃。”
老师问： “怎么个种法？”
同犯说： “我们分工了 ， 他早上

去翻土， 我下午去浇水。 我们还从家

里带了鸽屎施肥。”
老师道， “好的， 那你们答应老

师， 一， 利用课间休息去， 不要逃课，
二， 浇水施肥同时， 要每天写种植日

记。” 皮大王抬起头， 不可置信， 自己

竟然没有挨训。
惊蛰了， 打雷了， 下雨了 。 天气

转 暖 ， 玉 兰 凋 谢 。 皮 大 王 趴 在 窗 口 ，
久 久 凝 视 。 紫 荆 开 了 ， 海 棠 也 开 了 ，
婆 婆 纳 将 蓝 色 小 花 繁 星 般 铺 满 地 面 ，
但话梅没有抽芽。

老师走过来， 双手按在皮大王肩

膀 上 。 两 个 身 影 一 前 一 后 走 到 花 坛 。
皮大王一铲插下去， 新翻出的泥土湿

润 ， 褐 色 土 块 里 露 出 淡 棕 色 的 圆 点 ，
是话梅核。 它们日日接受孩子的照看，

但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煮过的种子， 不会发芽。 老师说。

然后他讲解了种皮、 胚和胚乳 。 埋过

话梅核的地面被翻搅， 从泥洞深处爬

出好几个肥滚滚的西瓜虫来。 老师捉

了西瓜虫给皮大王， 说： 试试看养西

瓜 虫 。 在 鞋 盒 里 搭 建 一 个 立 体 迷 宫 ，
用 番 茄 皮 为 饵 ， 指 引 它 们 认 识 道 路 ，
走出迷宫。

那一个学期， 我们班上每个学生

都养了西瓜虫。 每个人都在课桌里放

一只鞋盒。 胖乎乎的潮虫像含羞草一

样 ， 被 轻 轻 一 触 ， 就 滚 成 一 个 圆 球 。
大家兴高采烈去找老师。 但老师在办

公室的角落里坐着， 桌上摊开一本全

英文的书。
1997 年的春天， 我祖父母工作过

的万人大厂， 正从市区搬到郊区 。 国

营大厂在砸锭裁员， 而外资企业在浦

东 设 市 招 人 。 老 师 和 我 们 说 这 些 话 ，
好像在讲解种皮、 胚和胚乳， 好像在

试图解释， 为什么为话梅核再殷勤地

浇灌， 也不会开出花来。
“我不想一直在这里 ， 你们能明

白？” 老师说。
春天过去， 大家各自豢养的西瓜

虫都养熟了。 天天用饵驯导， 它们大

多也会绕开预设的歧途走出迷宫 。 后

来 我 们 把 这 件 事 情 说 给 老 师 听 ， 在

2017 年的网络上。 班级同学会花了二

十年， 终于在跨国公司高管的页面上

看到他的电邮地址。 他回了一封全英

文的邮件， 说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你们

的老师， 我亦感到十分荣幸。 非常书

面的措辞。
那时候他真的很年轻 ， 实在也比

我们大不了几岁。 年长些的老师把皮

大王捉到他面前， 是要他来教训做规

矩。 但他却耐心地等待在一边 ， 等待

孩子种话梅。 话梅没有顶出泥土 ， 但

西瓜虫钻出了一个春天。

又想起严凤英的《打猪草》
舒飞廉

习习春风里， 小麦翡翠绿， 油菜

黄金黄， 田埂上青蛙与癞蛤蟆出洞晒

背， 快去试试嗓子被冬雪冻坏没有 ？
这时候， 你想去田野里挖荠菜， 春服

既 成 ， 何 其 风 雅 ， 仿 佛 重 新 回 到 童

年。 可是我们的童年， 挖荠菜只是副

业， 这时候真正的工作， 其实是打猪

草。 父亲由金神庙集挑回来两只 “几

还债” 的小猪， 活蹦乱跳真可爱， 挨

了劁猪匠一刀后， 又好可怜， 得吃好

喝好， 吃糠咽菜， 快快长膘。 我们放

学回家， 先做作业？ 不， 母亲的指令

是马上去野畈里， 挑一筐猪草回来 ，
听话的姐姐当然是二话不说， 放下书

包， 拉着我就往村外跑。
为 什 么 是 “挑 ”， 因 为 塘 陂 上 、

田 埂 下 、 麦 田 中 ， 野 菜 野 草 不 计 其

数， 种类繁多， 小猪能吃、 愿吃、 爱

吃的， 也就那么几种， 这个跟我们人

一样， 白菜萝卜苋菜茄子韭菜东瓜南

瓜 ， 能 拈 上 筷 子 的 蔬 菜 又 有 多 少 ，
《救荒本草》 上的那些 “野菜”， 苦涩

粗粝， 其实都得皱着眉头， 才咽得下

去 ， 天 天 吃 ， 试 试 看 ？ 如 何 将 “猪

草” 由野草中 “挑” 出来， 姐姐比我

年长两岁， 经验自然也长乎吾， 我听

她 的 。 首 选 是 “猪 耳 朵 ”， 抓 住 地 ，
一小簇一小簇， 淡绿色， 叶片细细茸

茸， 有一点像马齿苋刚破土的样子 ，
猪耳朵的意思， 大约是指得用手揪着

它， 像小学老师揪我们的耳朵， 然后

用小刀剔断根。 上次我回老家， 在一

块喜鹊挥着翅膀散步的抛荒地里， 看

到成片的 “猪耳朵 ”， 由无意识里涌

现出来的喜悦之情， 油然而生， 我用

手机上的 “形色” App 去分辨， 确认

它 的 确 就 是 《诗 经 》 上 讲 的 卷 耳 。
“采采卷耳， 不盈顷筐”， 女人在田野

上一边挑菜， 一边心猿意马， 想念羁

旅他乡的男人， 这是 《诗经》 里最美

的 情 话 之 一 。 这 片 田 野 所 在 的 “周

南”， 也就是我们日下居住的江汉平

原。 女人采采卷耳， 大概也是要回去

供养家里嗷嗷跳踉的猪娃吧， 之所以

“不盈顷筐”， 很难装满一篮子， 除了

相 思 病 妨 碍 了 她 的 劳 作 ， 另 外 的 原

因， 大概是三月初揪起来的卷耳， 实

在是太过细微， 千百株才能铺垫好篮

子， 这样采摘的耐心， 我没有， 现在

在孝感工业园区流水线上装配电子元

件的姐姐， 她有的。
卷耳之外 ， 锯锯藤也是可以的 ，

我看到有的本草书上， 将它叫做 “猪

殃殃”， 意思是猪吃了会生病 ， 这大

概 是 指 四 五 月 份 ， 已 经 长 到 一 尺 来

长， 能够被我们用来 “斗草” 的锯锯

藤， 已生出糙手的毛刺， 会伤害到小

猪娇嫩的胃。 可是， 三月刚刚由霜雪

里钻出来的锯锯藤， 柔软得像婴儿的

胎发， 像还没有穿上灰褐马甲的小鸡

小鸭， 我们都愿意塞几根到嘴里嚼出

青绿草汁， 小猪们何尝又会婉拒？ 麦

田里的野豌豆苗也是受欢迎的， 麦子

刚刚开始拔节， 攀援其中的野豌豆藤

也没有挂出淡紫的小花与小刀似的豆

荚， 它们的学名， 是 《诗经》 里的另

外一种大名鼎鼎的植物： 薇。 采薇采

薇， 薇亦柔止， 叔齐采首阳薇回茅庐

孝敬兄长伯夷， 我们是扯回家献给猪

娃 。 我 喜 欢 扯 野 豌 豆 藤 ， 但 是 姐 姐

不 太 同 意 ， 我 知 道 ， 她 是 有 一 点 心

疼 这 些 还 没 有 挂 上 豆 荚 的 家 伙 ， 等

到 清 明 节 后 ， 它 们 结 出 豆 荚 ， 鼓 出

来肚子， 野豌豆荚用瓦罐煨出来， 多

好吃！ 其他像蒲公英、 车前子、 马鞭

草、 商陆……我也认识， 我可不敢随

便往篮子里放， 一旦被姐姐发现， 疾

言厉色一顿骂， 是免不了的， 好像几

株车前子与蒲公英， 都会像老鼠药似

的， 让小猪吃了躺在地上弹腿唉。 偷偷

扯一点白菜萝卜秧子回去？ 一个球包菜

够这两个小崽子啃一下午的， 这样苟且

的想法我也有过， 只是心里会想， 就像

我们吃米面， 猪吃糠麸一样， 人与猪的

食物大概是由上天做了分工的， 如果猪

不小心吃到白菜， 它会觉得特别不好意

思吧！
这 是 陆 生 的 野 菜 ， 池 塘 与 河 汊

里， 有两种水生植物， 也可以捞起来

喂 猪 。 我 们 将 之 称 为 小 青 苔 、 大 青

苔， 就像将东边的河叫小河， 西边的

河叫大河。 小青苔由刺骨的春水里生

出来， 细碎， 微皱， 绯红， 就是书上

讲的红萍 ， 也有的地方叫作满江红 ，
其实叫满塘红也未尝不可， 如果没人

管， 几天就可涨满池塘， 让我们钓鱼

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下钩， 好在全村的

猪崽愿意帮忙， 大家一起来捞， 也就

可以将它疯狂的繁殖转换成猪肉的生

长了。 大青苔就是一般所谓的 “萍”，
《诗经》 里也有 ： “于以采蘋 ， 南涧

之滨。” 出自 《召南》， 召南也在江汉

平原。 萍初生的时候， 几片叶子漂在

水面， 稍后叶子立起来， 像小酒杯似

的， 挨挨挤挤， 又像我们穿着草绿色

卡其衣服在操场上排队。 我们可不管

它有 “萍合 ” “萍聚 ”， “身世沉浮

雨打萍” 这样的诗意， 只是一筐筐捞

回家喂猪。 大青苔 “萍” 在与谷糠搅

拌前， 要洗净剁碎， 溅出来汁液让我

的 手 又 麻 又 痒 ， 后 来 我 在 厨 房 弄 芋

头、 山药好像也是如此， 所以捞青苔

是我的活， 剁青苔是姐姐的活。
父母喜欢听黄梅戏， 严凤英、 王

少舫的《打猪草》 自然是由公社的喇叭

里常听不厌。 “丢下一粒籽， 发了一

颗芽， 么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？ 结的

什么籽？ 磨的什么粉 ？ 做的什么粑 ？
此花叫作叫作什么花？” 当年的神曲，
听起来多亲切！ 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

种籽， 在周南召南， 在江汉江淮的春

阳春雷、 春风春雨里生根发芽， 又长

成不同的形状， 开出不同的花与果实，
这些平常至极的生长， 是宇宙中间真

正的奇迹。 金小毛陶金花们之所以在

玩 “对 花 ” 的 游 戏 ， 大 概 也 不 是 要

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 以长见识， 而

是这些植物的根茎、 种籽， 是要被用

来做粉做粑 ， 来供养人的 ， 人之外 ，
猪也要随喜的。 我常与姐姐一起出门

打猪草， 也不去看顾肖家坝汪家竹园

上被狗子守着的毛竹笋， 所以也没有

“金小毛” 们来踢破我们的篮子 ， 所

以我们家的炒阴米也得到了保全。 但

是我知道， 我幼年的同伴们， 他们在

十余岁的早春年纪， 都是在这片原野

上打过猪草的， 他们之间会有金小毛

与陶金花的 “出草” 故事， 将他们引

向 “桃 之 夭 夭 ” 的 婚 配 ， 这 样 的 故

事 ， 大 概 就 是 严 凤 英 会 在 《牛 郎 织

女》 《天仙配》 里唱到的。
今年一二月间， 江淮间大雪， 江

汉平原也是， 雪后放晴的天气， 我们

绕过青天白雪下的大别山， 去安徽桐

城 。 小 城 里 雪 堆 如 巨 石 阵 ， 姚 鼐 的

“惜抱轩” 旧址在桐城中学老操场边，
桐城派博物馆在从前桐城文庙内， 我

们看过桐城诸先贤的事迹， 转过来看

钟鼓乐之间大成殿里诸圣们高大的座

像， 慈眉善目中有男性的威严， 仿佛

还沉浸在经学的思辨里。 我们惊奇地

发现， 从前秀才们 “因声求气” 摇头

晃脑读 《古文辞类纂》 的左庑， 已经

被开辟成了严凤英的纪念馆。 一代黄

梅戏女王， 也是桐城人， 固然是天下

文章出桐城， 天下的黄梅戏， 又何尝

不是？ 《小辞店》 《女驸马》 这些来

自 民 间 的 、 草 根 的 、 女 性 的 ， 像 卷

耳、 葎、 薇、 萍一样的生机勃勃的文

本， 未必就不如姚鼐山长选出来的七

百余篇 “二千年高文 ”， 一样的神理

气味， 一样的格律声色。
接下来我们又在安庆女作家吟光

的引介下， 去桐城以下的罗家岭村 ，
参访严凤英故居。 一路上青松成行 ，
山中有雪， 去想象黄梅戏女王三四十

年间， 由皖中的山村里， 到桐城， 到

安庆， 到南京， 到上海， 将一种山野

小调， 发挥成庙堂正剧的经历， 就觉

得 这 是 一 个 冬 天 的 童 话 ， 江 淮 的 传

奇。 村口的小广场上， 是严凤英的立

像， 明亮的阳光下， 她含笑面向村外

的田野， 立像所据的图片， 正好是我

们昨天在文庙纪念馆里， 最喜欢的一

张图片， 明眸善睐， 神光离合， 眼梢

挑起来的一丝妩媚里， 又有乡村少女

天生的娇蛮与野性。
她目光投注的乡野上面生长着冬

麦 与 野 草 ， 稍 后 积 雪 融 化 ， 春 天 来

到， 就是打猪草的好时节， 她好像就

能由凝固的时空里破壁出来， 与 “金

小毛” “王少舫” 们结伴， 就像我与

姐 姐 结 伴 ， 去 眼 前 这 片 田 野 上 打 猪

草。 “小女子本姓陶 ， 天天打猪草 。
昨天起晚了， 今天要赶早。 篮子拿手

中， 带关两扇门。 不往别处走， 单往

猪草林。” 猪草林依稀， 她已经去世

五十年了。 她的故居里遗物列列， 床

灶俨俨， 歌声绕梁， 可是屋后已经没

有猪圈， 猪圈里跳踉过的小猪崽子 ，
你们， 去了哪里？ 躲得过岁月的杀猪

刀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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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师郑克鲁先生
张 薇

24 年 前 ， 10 月 的 一 个 午 后 ，
“叮铃铃 ” 一阵电话铃声 ， 我拿起

话筒，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， 原来

是郑克鲁老师来电， 欢迎我报考他

的博士生 。 当时我还在江苏南通 ，
他作为博士生导师主动打长途电话

给考生， 让我感动不已。 就是这铃

声， 开启了我们的师生之缘。
如 今 我 在 上 海 大 学 已 工 作 15

个 春 秋 了 。 几 天 前 打 电 话 给 郑 老

师， 询问他的近况， 他说正在翻译

雨果尚未被译成中文的作品———作

为已出版了 38 卷文集 、 译著等身

的著名翻译家， 已八十高龄的郑老

师仍笔耕不辍！ 他让远在加拿大的

女儿女婿找到了雨果的那些作品 ，
立志在有生之年再译完三本小说 。
现在他每天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的光

启楼工作， 风雨无阻。
郑先生勤于笔耕， 给我们留下

1500 万字的译著， 主编 2000 万字

的教材， 最有影响力的是 《面向 21

世纪教材 外国文学史》， 这是教育

部指定的教材， 被各大高校广泛使

用， 另外还发表高水平研究文章近

百篇。 他集翻译家、 文论家、 文学

史家及教材编写专家于一身。 曾获

法国政府颁发的 “法国文化教育一

级 勋 章 ” 及 “傅 雷 翻 译 出 版 奖 ” ，
成果斐然 。 尽管他主攻法国文学 ，
但从不强求学生非做法国文学方面

的论文不可， 而是看准每一位学生

的特点， 尊重他们的选择， 最大限

度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。
郑先生的曾祖父是近代赫赫有

名的改良主义者、 启蒙思想家、 实

业家郑观应。 如此深厚的背景， 如

此 卓 越 的 成 就 ， 可 他 总 是 低 调 谦

逊， 与世无争， 不图名利。 比起现

在学术界， 一些人争先恐后要当学

术霸主、 耍大牌、 争官衔来， 他的

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！ 虽然他的

为人质朴无华 ， 但我由衷地觉得 ，
这才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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